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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  说





孝 吗 ?

秋影站在他母亲的床头,左手拿着一张画片,上面画着

一群妖怪,用绳捆着一个妇人,那妖怪有的用那细长如针的

嘴,去吸她的血液,有的用毒药注射入她的皮肤,去麻醉她

的神经和细胞。那妇人的脸非常憔悴,像快死的样子。可

是上面又画着一群小天使去杀那些怪物,怪物被杀死了许

多。这张画片是秋影二年前的作品。

上面的妇人就是他的祖国,妖怪就是倭奴,天使便是理

想的革命战士,日本吞并了朝鲜,秋影七岁上的时候,就立

定了志向,要从倭奴手里夺回祖国。十岁的时候,便逃到俄

国去留学,他是有意志的青年,不是轻举妄动的,他知道那

时候朝鲜的灵魂,已经麻醉了,作革命运动是梦想,不过牺

牲青年罢了。到了二十岁的时候,他潜入本国,联合同志,

努力宣传,以唤醒民众。三年的努力,经过数次的危险,才

使大多的民众,跳出了梦网,一个个走向革命的道路。

全国革命党员秘密的活动,宣传工作日告成熟,预备在

一九三○年元旦,游行示威,首领便是秋影。在会场宣誓的

时候,他大声说道:“我的祖国,我对你贡献了我的身体,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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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你牺牲了我的生命。”

秋影只有一个慈母,伊今年六十多岁,伊爱秋影如同珍

宝,伊已经知道秋影为革命党首领,虽知道爱儿有许多危

险,但她只有指导并没有阻止过。她是一位富有革命思想

的老人,当她病在床上的那天,正是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三十

号,秋影心中烦闷极了,明天便要上战场,但母亲病在床上,

怎能离开一步?

好似风烛的老人,早已知道此事,伊微弱地对秋影说:

“影! 你不要只站在我的床前,你要到外边去招待革命的战

士,你知道祖国是被人压迫着,你要记得你那张画片。影

儿! 你便是那小天使……”伊说到这里,虽然喘得不能支

持,但苍白的脸上,显出了光荣的微笑。

秋影的心碎了,一滴滴的眼泪,落在画片上。离开慈母

去到战场,太不孝了! 倘若不去指导一切,革命实在没有成

功的希望了! 两不相容的思想,在他的脑海里旋转。他只

能呜咽地哭罢了。

“影儿! 你去罢! 去指导一切!”老人闭着眼说,“你不

去吗,为我一个将死的人,而牺牲你的革命事业,你觉着有

价值吗? 你以为离开将死的母亲去到战场是不孝吗? 错

了! 因为全国国民的生死,全看此次的革命成功与否,你要

如此的不以全国的生命为重,那才是不孝呢! 站在我的床

前牺牲革命……”说到这里,口内吐出一口血来,但少息一

会儿,便喘着说:“那……是孝吗?”可怜说到这里,眼里流出

了两滴清泪,微怒的脸上,又布上了一层笑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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秋影的神经已经错乱了,对于后来母亲的言语没有听

到,只觑着母亲微笑的脸,也不言语,也不痛哭,只是傻笑。

手内的画片,落在地下,“拍”的一声,使他的神经清醒,他才

知道他的慈母已死,他恼怒极了,以为母亲的死是倭奴的罪

恶,他拿起手枪走到战场。

一九三 年

载《育德月刊》第2卷第9期(1930年),署名孙树勋

5

小说·孝吗?



弃  儿

北风吹到身上,好像刀刺的一般。往常的早晨,人们都

正在被内酣睡,可是今天呢? 经老大一喊,许多的人跑到村

外去看那可怜的婴儿。

已经冻了冰的苇坑内,站满了缩头叹气的男女。一堆

乱草内,放着一个破筐,筐里躺着一个不到一尺的小孩,身

上满布了血痕。那可爱的小脸上,露出悲苦的气色,他知道

了人类是残酷的,是被旧道德之魔,吃去了仁慈的本性的。

他望着天,好像说:“上帝! 你播下了我这小小的一颗种子,

被残酷的人类踏死了。”

许多的人,围了这可怜的弃儿,发出了不同的言语:“这

是谁家的呢?”一个老妇人这样的问了。

“谁知道! 早晨老大到这里拾粪,看见了这小东西,便

到村里一喊。大概是一个私生子,不然为什么放到这里呢?

唉,大人无羞耻,做出那无礼法的事来,叫小孩受这不明之

冤。”一个老妇人恨恨地说。

天气非常的冷,那小孩子的全身污血,冻得成了冰块。

这时有几个女孩子来看,被大人骂走了。女孩子是不应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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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这种东西的。有几个老先生正在大骂人心不古,扬言曰:

“做此种事者,既有伤礼教,且败本乡之乡风!”有许多深明

礼教的男女,都唯唯说是。

这时王妈忽然赶来,喘着气对一位老先生说道:“老爷

不好了,大少奶奶死去了!”那位老先生,正在骂得高兴,听

了这话,脸色变黄,忙着家去了。大部分的人,也跟在后面,

去看根由。

“什么病死的呢?”一位老者问了。

“这位大少奶奶,自从她丈夫死了,以后便常常在娘家

住,昨天方才回来,一进门眼里充满了泪,听说是她娘逼迫

她来的呢!”一个嘴快的妇人说。

在这天下午,便将大少奶奶埋了。究竟是什么病死的?

人们还不知道。

第二天的早晨,苇坑的破筐失去了踪迹,一村的人们有

趣的谈一段新闻:

“在举人家的大少奶奶,自从死了丈夫,因为是礼教之

家,自然守节不嫁。贞节的匾额也挂了许多。可是不知怎

么有了胎?! 她娘家发觉了以后,便逼她来到这里,昨天早

晨便产了下来,叫王妈妈将小孩抛到苇坑。后来被她婆母

知道了,将她痛骂一顿,谁知便这样死去了。可怜伊才二十

五岁!”

这一段话,全村的人,相互传说。

上帝!

您将一颗小小的种子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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播到地下,

希望他生出了嫩芽。

哪知道,

礼教之徒太残酷了!

嫩芽方出生,

便被他们惨杀。

可怜的嫩芽!

什么是私生?

什么是光明正大?

全是上帝播下的种子,

为什么杀你而存他?

嫩芽! 嫩芽!

你负的使命是如何的远大?

可是被礼教之徒杀死了。

失去了一朵光明的花!

可是,嫩芽!

你不要怨恨你的慈母,

她并不忍心将你惨杀,

伊也想把你挂在胸前,

为他们———你母和那不知名的父———恋爱所开的花。

但是旧礼教将伊的本性束缚住了,

不得已踏死了你这可爱的嫩芽。

我们要杀死那些旧礼教之徒,

将旧礼教焚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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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那可爱的有希望的嫩芽任意生长,

在这黑暗的世界上,

多开几朵光明的花!

一九三 年

载《育德月刊》第2卷第10期(1930年),署名孙树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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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天的工作

一

从阜平到灵丘的路上,有一个交通站,叫口头村。这个

村子在河北和山西的交界上,从这村子再爬过一条山岭,就

是山西省了。在这条路上,还有长城内线的残迹,山口上,

还有一个碉堡。

口头村交通站门口,摆着几十根铁条,就是火车轨,这

些铁轨,要在今天送到灵丘县大高石站上去。

交通站长红眼老八,正站在铁轨旁呼喊着,手里的长烟

袋握得紧紧的,而那系烟袋的东西,是一条以前用来锁狗的

铁链子,显得太不配合了。

有一群人聚拢来了,这是各村来的自卫队,运送铁轨

的。这一群人,是一色旧法染制的蓝布短裤袄,头上有包着

一块黑色布的,也有戴着白粗布叠成的孝帽的。

大家都有山西人那一副和气的脸,笑起来就更显得和

气了。

红眼老八呼喊着:“三个人抬一条,———两个人抬,一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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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预备替换,气力大小配搭一下。”

人们还都是愿意同自己村里的人一组抬,大家你喊我,

我喊你,组成了十来组。这些人是从九个村子来的,近的三

五里,远的有二十多里的。

十组人组成了,剩下了一个有喘气病的家伙,显然是没

人愿意和他一组。

红眼老八看见那个家伙站在一边苦笑,就跑到他跟前

说:“老哥,没人和你一组是便宜,回头有一个小包裹,你送

走吧!”

一组组抬起铁轨走了,爬上山道……

这时,从街的东头跑来三个小孩子。

真是三个小孩子,领头的那一个也不过十六岁。他们

跑过来,还都喘着气,头上冒着汗气,肩上背着粗麻绳子,手

里提着一个布饭袋。

领头的那个银顺子,看见人们一组组抬着铁轨走了,他

着急地向红眼老八问:“谁是交通站长?”

“我是!”

“我们也抬一根。”

“你们是哪村的?”

“潘家沟呵!”

银顺子接着说下去,他们村里离这二十多里地,昨天接

到这里去的“公事”要三个人,因为村里的自卫队今天都到

西边工作去了,就叫他们三个来了。他们三个,两个是青抗

先,一个是儿童团,他们一夜都没有好好睡,他们出来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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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大人们在一起还是第一次,他们天没明就出来了,可是走

错了路,直到现在才到了……

“还不晚吧? 站长!”银顺子末了,笑着问一句。

“晚是不晚!”红眼老八说,“不过你们能顶事吗?”

“能呢,站长!”银顺子说,“我能背二斗小米呢! 他们两

个也不弱,在村里摔跟头,他们也称霸呢!”

红眼老八想了想说:“这里还剩一个喘气的家伙,叫他

和你们一道抬吧,四个人换着。”

“别的,几个人抬一条?”银顺子背后的小黑狼说话了。

他那一双又刁又野的眼,真像狼。

“别的是三个人。”红眼老八说。

“那我们也三个。”小黑狼斩钉截铁地说。

二

三个小鬼头抬着铁条上山了。先是银顺子和小黑狼抬

着,顶小的三福跟在后面,给他们两个提着饭袋,和那用不

着的麻绳。

这是小黑狼的主意。小黑狼说,他和银顺子是青抗先,

应该先抬,三福还是儿童团,给他们提饭袋就行了。

在路上,为了这件事,三福和小黑狼还打了回嘴架,三

福跟在后面不高兴,尤其是过村子的时候,许多洗衣服的娘

儿们都说:“瞧! 这两个小孩子多壮呵!”———这两个,没有

三福,有时站岗的小孩子们也笑话他了:“嘿! 人家抬,你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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着,给人家提夜壶!”三福不能忍耐了,低着头喊:“你们也不

过是儿童团哪!”

三福就提出了意见,再过一个山头他要抬了。

小黑狼正在喘气,身上流着汗,可是他一听见三福要换

他,他赶紧忍住不喘气说:“儿童团只能站岗哨,抬东西可差

点劲!”接着是“嘘!”

“我不过比你小一岁!”

“小一岁,你就是儿童团!”

“我娘还说,我生月大,按打春说,你不过比我大两个多

月。”

“大一个月,也是青抗先!”

三福简直恼了,他问银顺子:“什么时候就到了阳历

年?”

“你问那干么?”银顺子心里正想着别的事;他脚上的疮

又破了,这疮是因为半年多没穿鞋,被石子刺破了,成了疮,

他想现在冷了,到哪里弄双鞋子呢? 以后要常常出来工作

呀!

银顺子三岁上就死去了娘,起先给人家放牛,十三岁那

一年到了大同府,在一家鞋店里学徒,大同一被日本人占

了,他就回到家来抗日了。

银顺子穿一条粗布夹裤,那是他娘留下来的。

这时,他听见三福问他,他就走慢些。

“一过阳历年,我就是青抗先了!”三福害羞地说。

小黑狼笑了:“哈哈!”笑得不好听,“你不等阴历年么?
31

小说·一天的工作



不要脸!”

…………

…………

他们走下山坡,有几组大人,正在把铁条放下来,抽烟

休息,见他们三个来了,就说:“你们也歇歇吧! 这两个孩

子!”

“不歇了,我们在前面等你们!”他们三个回答着。

三

走过去,小黑狼想起个问题,想难一下三福。他说:“三

福呵,你知道我们抬的这是什么玩意?”

“什么玩意?”三福想了想,总是想不出来,就接着说:

“你说是什么玩意?”

“我说你是儿童团,不行,你还不服气呢,连这个玩意都

不知道!”

“你知道,你说呵!”

“这是日本人的炕沿板,我们这里是用木板,日本人就

用铁的了!”接着又说:“银顺子到过大同府,你一定知道,你

说对不对?”

银顺子在心里笑了!

“对不对呢?”三福也问。

“这是火车道上的铁条。”银顺子给他们讲起了火车的

故事,怎么十几个车连在一起,前头有火车头拉着,呜呜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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